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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2016多友会“冰桶挑战”作文】	

短暂与漫长之旅：一个多友之友的办会散记 

陈楚洁（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） 

	

多年以后，我也许会常常怀念，下川岛上海滨阁前那顿丰盛的海鲜大餐，以及那个

号称“五十年不遇”然而却“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”的强台风“妮妲”。不仅

仅是因为口味鲜美，还因为这个被广东人形容为“优秀台风”的强势介入，使得我们的

旅程增加了更多难忘的记忆。从享受海风习习的晚餐，到强台风登陆阴影下的离岛大撤

退，此情此景，已经不可能再有人生第二出了。	

一届多友会，相聚相谈的时间很短暂，而筹备的时间却挺长；这一趟旅程，时间很

短暂，但心理上与情感上却觉得漫长；多友会之旅可能是短暂的，但学术之旅很漫长。

就我粗浅的理解而言，多友会之旅，不仅是普通的学术会议之旅，它是一个学术共同体

之旅，是围绕着学术共同体的亲情与友情之旅。	

【6月 24日—7月 27日】筹备过程中的查证与小插曲	

关于多友与多友会议，早在去香港城大读博之前，在南大期间就曾听郑欣老师提到。

到了城大之后，更是常常听李老师讲起，关于多闻雅集项目、多友、多二代，以及关于

后来新设的多闻论坛。2012 年春季学期，李老师给我们开设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坊的课

程，在那里也结识了当年的两届多友，比如后来闻名整个中国大陆传播学界的“文献帝”

白红义。而今年 4 月刚从城大拿到学位证书的我，身份是“多友之友”，在此之前，更

多的是在多闻雅集的群里时不时阅读多友们的“冰桶作文”。李老师在闭幕致辞中说，

他是相信缘分的人。细细想来，我与多友会议发生联系，也是一种缘分：若非到城大求

学且受教于李老师，可能我不会对多友有较深的了解；若非回到中大工作，也没有机会

参加这一届的多友会议。	

今年的会议原本是回到城大举办，但后来移师广州，个中原由李老师已经提过。那

时也在想，如果我回到中大工作，刚好也能参与进来，而实际参与则要到 6月下旬了。	

6月 24日，星期五，学院召开了多友会议筹备会。我因事请假未参会，事后才知

筹备组要我负责会议宣传材料、会议议程的设计，以及学生志愿者的管理。一开始以为，

这些事不难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个需要仔细查证（verification）的过程。譬如，有些老师

们的报名表上只写了学校名称，但没有写具体的二级单位名称，因此只好通过网络搜索

以及私下询问来补充老师们的单位和职称信息，以保证制作嘉宾胸牌及桌签时不出差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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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我已经把相关信息一一查证与核对之后交给设计公司，然而，在 26日下午收到他

们送过来的成品时，仍然发现有几位老师们的姓名或单位被写错（如下图所示）。好在

及时发现，并让设计公司重新制作。当时卢家银老师还打趣说，感谢设计公司，让他转

会到香港城大媒体与传播系去了。	

	

（被搞错了的嘉宾胸牌与桌签信息） 

6月 29日-30日，在与卢家银老师初步商量之后，我进一步与李老师商议，征求他

对于会议流程、分论坛讨论主持人及总结人，以及主题演讲人选与题目的意见，然后开

始着手制作议程，并于 7月 10日吩咐学生志愿者设计参会手册。7月 14日，就在快要

定稿交付设计公司印刷之时，我们原定的主题演讲嘉宾突然跟我说因时间冲突不能如约。

那天晚上十点多，我刚从广州南站高铁车厢走出来，收到那条微信时，内心几乎是崩溃

的。此时距离会议召开不足半月，再去另外邀请嘉宾显然已经相当仓促。因此，我只好

当夜及时向张志安老师和李艳红老师及时反馈，请他们帮忙解决这一临时难题。最终，

李艳红老师提议请学院的杨小彦老师主讲视觉传播的相关题目，而杨老师也欣然答应，

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（29 日上午，杨老师在演讲结束后还要匆匆再赶回家中再出发去

机场，实在令人感激。）	

多友们参与多友会，正如李老师常常讲的那样，是“排除万难”，而每年也总有部

分多友因为临时的变动而最终不能前来参会，实属遗憾。7 月 22 日晚，李老师在微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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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通知我们，说南大张红军老师因工作调动不能来广州了，请我们及时更换分论坛讨论

主持人。还好当晚及时联系到了同属南大的朱丽丽老师，总算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。唯

一遗憾的是，由于在此之前我们的会议手册已经开始印刷，因此最后发给大家的会议手

册上的信息与事实上的信息不一致，在此也感谢丽丽老师的理解。	

总之，这一过程中的小插曲给我的启示是，筹备会务一定要至少有两套方案，以防

首选方案出现变故时陷入被动。	

【7月 28日】聚是满天星	

28 日下午二时许，我和梦倩赶到广州东站，等候来自城大的老师们一行，随后与

他们一同前往老师们入住的华工大学城中心酒店。在那里，卢家银老师、陈敏老师和学

生志愿者们已经在等候参会的多友们报到注册。在每份报到表上，我们都统计了多友们

参加第二天午宴和晚宴的人数，并在 28 日夜里把统计结果告知了学院负责会议餐饮的

李先琴老师。事实证明，后来参加午宴和晚宴的人数与统计人数极为接近，避免了不必

要的麻烦。	

28日晚上六点半晚宴开始之时，多友们还未来齐，就餐人数也在陆陆续续增加中。

多友们到场之后都开启寒暄模式，仿佛久别的亲人与挚友之重逢。	

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曾于 1173年中秋夜作《中秋赋》曰：“九得秋而九徙兮，靡一

枝之能安。……阒清斋而晤叹兮，惊足迹之间关。谁识为此驱逐兮，岂不坐失微官。知

明年之何处兮，莞一笑而无眠。”范成大了感叹他九年在不同地方过中秋，颇有不能安

顿下来之憾，好在与朋友同游，虽远乡，但情意绵绵。然而，想到第二年他将于未知处

过中秋，只能彻夜无眠。相比之下，多友会每年在不同地方举办，一届结束了就开启了

另一届的准备模式。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，可谓于斯为盛。	

【7月 29日】纸上议程与现实弹性	

7 月 29 日，多友会议正式开幕。开幕式上，张志安老师、李喜根老师、何志武老

师分别作了简短而精炼的致辞。按照计划的议程，本来要在开幕致辞后组织大家拍集体

照，不过，为了给急着赶飞机的杨小彦老师挤出时间，我们临时把拍集体照环节调到了

主题演讲之后进行。在必要的情况下，议程服从于现实的弹性需要。所谓因地制宜或临

场发挥，就是类似的意思吧。	

而第二次的临时调整，则是由于当天下午原定播放李岗导演纪录片的场地存在设备

故障，只好将地点改到了另一个教室。而 202教室的准备工作都在分论坛总结发言期间

由学生志愿者们大体完成了。总结发言环节结束后，我们又到 202教室再去试播了一次

《阿罩雾风云 II落子》，显示一切正常，或者说，至少在播放了五分钟左右仍然是正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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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我们以为就没问题了。然而并不是。当天下午两点左右，我们开始再次试播，此时

202教室的音响设备却不知何故突然开启了哑巴模式，实在令人着急。直到接近两点二

十分时终于稀里糊涂地恢复了正常。只是，片子播放过程中仍然时不时出现小问题，影

响了大家观影的感受，颇为惭愧。	

【7月 31日】登岛 or不登岛？：不确定性的选择	

台山，于我也是个新鲜的地方，尽管身为广东人，但我还从来未到过这个号称“中

国第一侨乡”的地方。从广州出发，驱车三个半小时，一路上天气热爆，而我们那辆车

的制冷效果还比较差，那感觉，只能叫流行的“酸爽”。意料不到的是，这趟台山之旅，

变成了“台风”之旅。	

	

（独湾港候车往景区） 

约正午时到达山咀码头。吃饭过程中，导游突然跟我们说，今年第四号台风“妮妲”

将于 8月 1日夜间至 8月 2日上午正面袭击珠三角，请我们慎重考虑是否上岛，并警示

我们说如果上了岛，就需要对一切因台风而造成的后果自负，还要我们在一个纸条上签

字。两位导游甚至给我们提出了替代方案：不去下川岛，改去附近沙滩和温泉酒店。但

我与陈敏老师商议之后，决定不签署导游草拟的那份“承诺书”，因为我们认为，即便

是最终确定台风登陆，码头管理部门也会给出足够的撤离时间，不可能临时叫旅客们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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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撤离。而我们从相关渠道获知台风的预计登陆时间是在 8月 1日深夜到 8月 2日早上。

换言之，我们至少还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在下川岛上度过。因此，我们决定当天下午正常

上岛，第二天中午前再从岛上返回，也是不得已的选择。宣布这一临时决定的时候，我

们都担心大家会有心理上的波动，但多友们都表示对我们决定的理解与配合，令人感激。	

	

（海滨阁酒店外景） 

	

（下川岛晚餐上的膏蟹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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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8月 1日】下川岛大撤退，康桥温泉“等风来”	

由于前一天未有时间在岛上游玩，我决定在一早 6 点 30 起床，然后前往沙滩、沿

海观景路等地随处走走。本来想在岛上找到网上所说的奇异的“音响石”和南宋流亡皇

室曾经驻扎的王京洞、宋代点将台、练兵场等遗址，然而由于未做足功课，苦寻无果，

只好作罢。	

	

（下川岛沙滩与海水） 

（下川岛上渔民捕鱼归来；海边的垂钓者） 

七点半之后，岛上高音喇叭突然响起，不断重复提醒游客尽早办理手续乘船离开下

川岛，十点以后所有船只都会停航，意味着下川岛将成为一个交通上的“孤岛”。高音

喇叭广播之后，沙滩上的人群开始逐渐散去。临近八点时，多友们已陆续在酒店一楼吃

早餐，之后迅速退房，乘车前往独湾港码头，以便在停航之前离开下川岛。来去匆匆，

对多友们也是相当折腾。回到陆地之后，又继续坐车一个多小时，终于到达康桥温泉酒

店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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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独湾港码头候船大撤退） 

8月 1日晚饭后，突然电闪雷鸣，瓢泼大雨，大家原本饭后去泡温泉的计划只能泡

了汤，纷纷返回酒店。随着妮妲登陆的逼近，大家也开始有所不安，而旅行社那边则仍

然未有确切消息可以发给大家，一切处于“不确定”的状态，好在入住的温泉酒店条件

不错，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大家面对恶劣天气与行程不确定的心理负担。川大的陈侠老师

说在群里发了一则微信说：“心理学研究，一起经历惊险和意外有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

的亲密感，这次旅行感觉每天和大家之间的友情都在直线升温……”安徽大学的刘勇老

师则回应说：“一个战壕里的战友，感情自然越来越深”。若真能如此，也算是台风这个

怪物带来的非预期效果了。此外，从微信群里得知，多二代们都相当兴奋，使得多友们

临时扮演起了科普家的角色，可见童年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是多么不同！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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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康桥温泉椰景、雨夜 照片分别来自洪杰文老师、曹书乐老师） 

【8月 2日】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	

早上 6 点 37 分，酒店的叫醒电话突然响起，然而，叫醒并没有什么用。因为，旅

行社并没有最终确定大家能否按预定时间返回广州。于是，多友们有的选择了继续回笼

觉，有的则在微信群里继续追踪“妮妲”的路径，有的则在早餐后喝起了小酒，果真是

“随遇而安”的鲜明写照。	

从 8月 1日晚上到 2日，旅行社经理数次提醒我们，广州市交委正对全市所有客运

车辆实施实时监控，8月 1日晚上八点多监测到有 1610多辆车在外行驶，而截至 8月 2

日上午 9点，全市仍有 72辆客运车在运行中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客运车都由于装了 GPS

而被交通部门掌握地一清二楚。官方果然厉害，要不是因为妮妲，我还不知道交通部门

有这一招呢。可见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，每个角落都已被监控化，Big Brother至少已

对我们的住与行有着实时摸底的技术条件。	

从台山回广州的路程上无大风也无大雨，颇有苏东坡“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

意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回程高速路上的一个拉链路口，司机不知何故走错了路，半个

车身驶进了前往“中山，深圳”方向的岔路。发现错误之后，司机立马停车，然后倒车，

开到了前往白云机场的路上。此时我发现在我们的车两边有私家车和油罐车呼啸而过，

着实吓了一阵，心想这司机好大胆，竟然敢在高速路上倒车！当时情景，不知车上其他

老师是否也见证？这也算是人生一大不可再遇之事了吧。	

从广州出发到返回广州的这一路，经历了酷暑、暴雨与欲语还休的台风，但多友们

都尽力配合着我们的工作，正如李艳红老师在微信群里所言：“谢谢各位‘随遇而安，

自得其乐’！这一程酷暑与风雨，旅行体验与想像太大不同，我们的小团队原本为此很

感不安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也暂且心安，与大家一同等待[微笑][微笑][玫瑰][玫瑰][玫瑰]”。

坦白说，广州相比全国其他知名城市，缺乏那些足够吸引人的人文景点，我们的相对优

势，可能在于住宿与餐饮质量。当然，与往届承办地一样，我们的小团队很希望把这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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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办好，让李老师和城大的老师以及多友们满意。返程路上，多友们不断在群里发红

包，向中大小团队表达谢意。其实，是我们应该谢谢多友们的理解与“随遇而安”的精

神。明年的多友会之棒已经交到了北京多友的手里，据说他们准备玩出“新花样”（周

逵老师与梁君健老师语），对此我抱有极大的期待！	

旅美青年史学家张聪在《行万里路：宋代的旅行与文化》中指出，在宋朝，频繁的

旅行是知识精英们职业和学问追求的直接后果之一，也是他们实现这些追求的有力工具。

旅行成为他们增长学问和提高道德修养的先决条件，也是他们具体接触国家文化和历史

遗产的一种方式。她还指出，宋代的知识精英们很热衷于参加一些仪式活动，包括畅饮

欢宴、公开袒露情感以及旅行者和东道主之间的文学酬唱，使活动参与者的社交圈子得

以扩大，并建立起长期的友谊。久而久之，这些“精英旅行者们使截然不同的各个地方

聚合在一起，大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聚合力。”我想，多友会议若持之以恒，

是不是也能达到相当的功效？	

北宋学者胡瑗曾说：“学者只守一乡，则滞于一曲，隘吝卑陋。必游四方，尽见人

情物态，南北风俗，山川气象，以广其闻见，则为有益于学者矣。”多友会，是不是有

一天会把中国的东西南北都走遍？再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故事与传说？对我而言，这是

一个成长之旅，是增长见识与扩大学术之友之旅。希望这次旅行，对于随行的多二代们，

也能在耳濡目染之中有所裨益吧。	

写到最后，我忽然又想起以前的一个想法：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纪念周年，把多友

们的作文精选之后，形成一本“多友之旅文集”呢？	


